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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平原明白炮灰估计是当定了
过平墙河没多久，赵平原就被突然扑

上的自己人按倒反绑，用破布堵了嘴，并
扒得只剩了个裤衩。受到同样礼遇的还
有另外一个矮小汉子，虽然不知道他是哪
路神仙，但从五花大绑后闷声不响的模样
来看，多半也是个被骗后懵了神的。

“完了。”赵平原当时在心里哀号了
一声。他懊悔不该信了那个什么团长，
没想到那姓刘的表面上装得仁义，答应
自己跟随一连行动，谁知道刚一过河就
让手下来了个翻脸不认账，这会儿腰里
已经没了手榴弹，自然只能眼睁睁地让
人玩死。早在渡河之前，赵平原就已经
在揣摩一连这帮人不可能只凭着一身狗
皮，混到鬼子眼皮底下不露马脚，却没想
到玩出来的会是一石二鸟——照这个阵
势，炮灰估计是当定了。

他猜得不错。
从俘虏口中，一连副连长司马洛得知围

困英缅军第一师的是日军第三十三师团的
两个联队，反复盘问数人后，对敌方的兵力
部署已有了大致了解。这一次渗透荒木联
队驻守阵地，他正是打着另一支联队所属的
番号，赌的就是两个“中国俘虏”的彩头。

一队中国人押着两个中国人，就这
么大摇大摆地走进了日军的一线阵地。
走在前面的高大壮不时用枪托捣一下赵
平原的脊背，催促他走得快一点，横肉丛
生的脸上满是狰狞。不远处战壕里的鬼
子借着火光看见，对这边吹起口哨，高大
壮估计还对挨打那事耿耿于怀，索性抬
手来了下狠的，把赵平原砸得一个趔趄。

鬼子的前沿指挥所离501高地不远，
指挥所里的鬼子军官在听完这支隶属另
一联队的特种支队如何渡河，如何涉险侦

察敌情，如何抓回这两名中国俘虏的大致
经过后，疑惑地看了看众人胸前乌黑锃亮
的冲锋枪，摸起无线步话机，却被司马洛
扇来的两记耳光抽了个晕头转向。

“混蛋！俘虏已经供出支那人将在
今天晚上发动总攻，这样紧急的军情，难
道我会拖延到现在不向上峰汇报？！”司
马洛发怒时仍旧没有什么表情变化，眼
神却让人不寒而栗，“最高战地指挥部的
应对命令即将下达，现在我要你立即带
我巡视你的防线！我不奢望像你这样的
猪猡能够真正明白时间的宝贵性，你只
需要知道延误战机这条罪名，是足以被
军事法庭判处死刑的！”

司马洛高傲的东京腔和领章上寒芒
森然的少佐樱星，让那名日本军官根本
不敢有异议，只是一迭声的“哈依”。很
快，他就带着部下跟在司马洛屁股后面
去巡检前沿。指挥所里没挪窝的几名军
曹望向被扔下的中国俘虏，犹豫着不知
是该找个懂得支那语言的战友继续挖掘
价值，还是等凶狠的少佐回来再做处置。

他们谁也没有注意到，赵平原绑在
身后的双手正绞在一起缓缓挣动，鲜血
已将绳结浸得透湿。

带路的鬼子很快就躺了一地，司
马洛擦着匕首横目四顾，下令跟上来
的各排清点人数，完了以后也不多说
话，只是挥手示意向高地掩去。高大
壮忽然赶上来，低声说：“你看东边山
包，我记得昨天摸过来的时候，那上面
还啥都没有。”

司马洛停了步，从这么远的距离看过
去，确实能辨认出有灌木在山包上随风摇
荡，只不过衬着大片荒土，相当怪异。“鬼
子在耍花样？”司马洛问。高大壮眯着眼

瞅了许久，“那是个好地方，真要架着炮，
放个十次八次都不忙着换位置。”

临时转向的一连在夜幕中仿佛一条
墨龙，向着山地方向迅疾游走，司马洛贴
着仁丹胡的脸上透着阴鸷。这名年轻的
副连长曾留学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抗战
一爆发就回归本土投笔从戎。战事未打
响前，就是他带着士兵去日军阵地抓回了
舌头，半途上有个鬼子试图夺枪，回营后
司马洛当着其他俘虏的面，用刺刀挑了他
的手脚筋，再剥了头皮。之后的审讯变得
异常顺利，两名朝鲜籍士兵供出了一切。

一连到达突击位置后，司马洛从前
哨口中得知，山包上驻扎着一支炮兵大
队，部分山炮炮口所指，赫然正是501高
地所在。

日军前沿指挥所里，赵平原始终低
垂着脑袋，一声不吭。鬼子不时过来耍
弄他一番，不是端着刺刀恐吓，就是揪起
头发抽上几个耳光，同为俘虏的那名矮
小汉子倒是无人问津。鬼子很快对这种
把戏失去了兴趣，又走了几人，剩下的两
个也叼起了烟，互相开着玩笑。赵平原
喘了很久，忽然含混不清地说了句什么，
鬼子都是一愣，这才注意到他口中塞的
东西已经被吐了出来。

“什么？”两名鬼子满脸愕然，不约而
同地往跟前靠了几步。“混蛋！”赵平原这
一次提高了声音，虽然语调生涩，但还是
让鬼子听清了，他说的确实是句日
语。“搞什么鬼？”日本人傻了眼。

东州市黑恶势力泛滥猖獗，欺行霸市，无
恶不作。身心受到极度摧残的冷滟秋终于得
到三和公司女老板洪芳的赏识，而准备在商界
大展拳脚时，以皮天磊和张朋为首的黑恶势力

却以暴力打压等手段排挤、迫害竞争者……势单力孤的冷
滟秋将如何面对身不由己、凶险叵测的人生？

有一条路叫做滇缅公路，从云南昆明到缅甸仰光港，连通印度洋。六十多
年前，日寇入侵缅甸南部，准备截断这条国际救援物资入华的最后通道，完成
对中国外围的全面封锁。维系四万万中国人存亡的生命线危在旦夕，一支远
征军在这样的情况下踏出国门。他们当中有曾经的土匪，有未竟学业的学生，
有饭馆老板、神棍和屠户。就是这么一群或朴实或怯弱或蛮横或油滑的男人，
在那个年代的那片土地上，以生命点燃了铁与火的不屈之光……

反腐
纪实

军歌
嘹亮

拥有绝好的产品却找不到买家？公司初步发展却遭遇竞争对手？廉价产品疯狂挤压？面对这些问题，你的营
销该怎么做？故事中的主人公麦克斯从发明轮子到创立公司，每一阶段的发展都会遇到类似的问题。先知者则带
领麦克斯拨开营销的层层迷雾，发现营销的真谛。

营销
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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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典活动上钱谦心不在焉
主持会议的市领导被

他这种不成体统的做派还
有回答激怒了，拍案而起，
指着他的鼻子骂：“我看你
就像黑社会，还让我们看
什么碟片，看你就够了！”
原以为市领导说了这样过
分的话，庞龙会闹出不快，
哪知他立马摘了墨镜，笑
眯眯地冲市领导说：“谢谢
领导夸奖，我一直觉得自
己扮演得不像，今天我终
于成功了。”

庞龙就这德行，谁也
看不惯他，但谁也不能把他咋样，因为东州公安局，离了他
还真不行。那些离奇荒诞的案子，只要他到场，准能给你破
了。听说那些黑社会的成员听到他的名字，会不由得发
抖。这样一个人，市里虽是有这样那样的说法，但每次遇到
提拔，他总能顺利通过。这么些年过来，非但没能把他身上
那股黑气改造掉，改造得像个公安局长，相反，他那股恶气
黑气，越来越严重了，好像不这样不足以表明他就是庞龙。
不但他这样，他身边跟的几位警察，也是那打扮。还有人
说，庞龙靠着他这股黑劲，愣是在公安系统征服了不少人，
其中外界传闻他有六大弟兄，个个都是破案好手。当然，钱
谦也在个别场合听到，有人不管这六位同志叫六大弟兄，而
叫六大金钢。

为这股传言，有人曾含沙射影在会上公开质疑过公安
局长肖长天，说公安频频出席那种活动，而且装扮得跟黑社
会分不清，是何用意？肖长天回答得也很巧妙：“公安有时候
就得像黑社会一点，要不然，让黑社会一眼认出了，你还抓
谁？”肖长天这番话，算是为庞龙挡去了尴尬，但还有一种说
法，肖长天却无法遮挡住，有人说，庞龙喜欢玩黑社会那一
套，他办案完全不按法律程序，更多的时候，是在以黑治黑。

这些都跟今天的活动没关系，人家皮天磊皮老总不是
黑社会，这是常委会上反复强调了的，人家是民营企业家，
是精英，是东州的建设者，当然也是纳税人。皮氏集团每年
向东州纳的税，是过去同类规模的国有企业的三倍还多。
要不然，他头上能顶那么多光环？什么政协常委、工商联副
会长、商会会长、房地产协会常务副会长，等等。

钱谦再往那边望，就望到了一个女人。在公安局副局
长庞龙那边，众人簇拥着的，竟是从东州走出去的歌星谭敏
敏！钱谦心里呀了一声，谭敏敏来了东州，怎么他一点消息
都没听到？

这天的庆典活动，钱谦参加得心不在焉，完全被谭敏敏
搅乱了。中间讲话的时候，他差点把话讲错。整天赶场子
似的来回讲，有时候脑子里就是一锅粥，根本分不清出席的
是谁家的庆典活动。幸好，秘书史小哲在边上及时提醒了
他，要不，钱谦就闹出笑话了。庆典还在继续，钱谦接到市
委佟副书记的电话，要他马上去市委一趟，钱谦带着没跟谭
敏敏打招呼的遗憾，回了市委，中午的宴会自然没有参加。

这对钱谦来说实在是件正常不过的事，他的活动经常
会被各种各样的突发事件打乱。佟副书记叫他，就是发生
了突发事件，经济开发区另一家工地上，开发商跟原国有东
州阀门厂的职工起了冲突，开发商整体收购了东州阀门厂，
但职工的善后问题未按协议解决，就强行开工，遭到了职工
的抗议。开发商居然动用黑社会，威胁和恫吓职工。双方
在开工现场发生冲突，现场发生了流血事件，两名职工代表
被打成重伤，阀门厂原工会主席、全国劳模苏进泉头上被歹
徒砍了三刀，生命垂危。钱谦赶到市委时，佟副书记已去了
医院，市委五楼会议室，坐着市里相关部局的领导，其中就
有市公安局副局长高安河。后来召开的紧急会议上，佟副
书记责令公安局限期破案，缉拿凶手，同时以警告的口吻跟
钱谦说：“我宁可不要这个开发区，也不能让流血事件一而
再、再而三地发生！”

这话令钱谦非常恼火，建设开发区也是市委、市政府作
出的决定，当初开发商收购国有东州阀门厂，是市长办公会
议定的，同时向市委两位主要领导也汇报过，都点了头。现
在矛盾激化了，佟副书记又反过来批评他，好像是他钱谦硬
让搞这个开发区。这便是不出问题你好我好，出了问题谁
分管谁挨板子。典型的冤大头。

恼火归恼火，在佟昌兴面前，他还得姿态低一点。当天
下午，钱谦赶到开发区，将开发商黄蒲公狠狠骂了一顿。黄
蒲公是聪明人，一看钱谦发火，立马就知道怎么做了。他带
着人赶到医院，先是向苏进泉的家属赔了一大堆不是，接着
将一沓票子推到苏进泉儿子眼前：“请最好的大夫，花多少
钱，我们出。”

至于参与了械斗的黑社会成员，钱谦已给公安局做了
交代，严格按照法律程序，该怎么收拾就怎么收拾，谁要胆
敢庇护，自己掂量着办。

这事他交代给了高安河。

从天而降的竞争者
麦克斯面带怀疑，慢慢地围着这个

样子怪怪的手推车走着，嘴里问道：“那
么……这个东西是干什么用的？”“正如
你所看到的，我用它盛放农场里生产的
新鲜农产品，然后推着它卖到城里。有
了手推车，我就可以接触到更多的客户，
比之前在路边摆摊卖得更多了。”

“刚才你曾说自己已经失掉农场
了？”“确实如此。但是在我制造了这个

手推车之后，
我 就 通 过 为
其 他 农 民 搬
运 东 西 而 挣
钱 。 在 我 攒
了 足 够 的 钱
之后，又把农
场 买 了 回
来 。 现 在 我
也 不 用 亲 自
种地了，开始
花 钱 雇 别 人
帮 我 种 。 像

这样的手推车，我另外还有四个。而
且，你知道吗？我还从其他人那里获得
了订单，给他们造手推车。”麦克斯说
道：“真的吗？好吧……”说话间，他伸
出自己的手，去和伊迈姆握手，同时说
道：“我很高兴，你一切都很如意。祝你
将来好运气！”

伊迈姆说道：“谢谢！不过，还是要感
谢你。麦克斯，你是轮子的开创者。是你
让这些轮子转起来的。如果没有你，我想
我仍然在自家的土地上生活呢。”

说完这些，伊迈姆推着他的手推
车，向大街上走去。当他看到伊迈姆和
他的手推车一起消失在遥远的角落时，
麦克斯摇了摇头，自言自语地说道：“手

推车！它们永远不会流行起来的。既然
人们能买到质量高、载重量大的优质的
大理石轮子，谁还会需要一个木头轮子
呢？”他转过身去，走回到自己的车间，重
新开始了工作，并试图忘记伊迈姆和他
那辆愚蠢的手推车。

但问题是，他根本忘不掉。并且，麦克
斯开始担忧起来。“如果伊迈姆想出了某种
巨大的能推动大石头的手推车呢？”但是，另
一方面，他又否认了自己的想法，那个荒
谬的单轮手推车，不会构成任何威胁。
并且，他现在只是用手推车运送蔬菜。

但是，一瞬间，一切都变了。向导者
托比刚刚出差回来，就发现了最新一期
的《轮子时代》杂志封面上赫然印着这样
几行字：

伍迪木轮面世了！
木头轮子的时代到来了！
这期杂志从头至尾都是一篇又一篇

关于木头轮子的报道。并且还提供了很
多图表，在性能、特点上将木质和石质轮
子做了对比，还专门刊登了一篇综述性
文章，描述现有的不同木质轮子；并提供
了一页“升级指南”活页，讲解如何用木
质轮子去替换旧的石头轮子。最让托比
感到气愤的是社论，它的标题直接对石
头轮子提出了疑问：石头轮子已成为历
史了吗？这篇文章的作者写道：“既然轻
巧、实用、易维修且价格不贵的木质轮子
迅速成为业内新标准，为什么还要费力使
用那种沉重、易碎且昂贵的石头轮子？”最
后，在封底，托比发现了一个巨大的、彩色
折页广告，广告的内容正是伊迈姆轮子公
司，宣称其是“木质轮子的首创者”！

托比拿着杂志，跑着去见麦克斯。她
问麦克斯：“我们该怎么办？我们甚至还没
有一份木质轮子的图纸？”“噢，不必担心！”
麦克斯说着便把杂志撕碎扔进了废纸篓，

“这些木质轮子，永远不会经受住时间的考
验。他们只是昙花一现的潮流而已。”

但是，这种“潮流”并没有昙花一现。
相反，社会开始出现翻天覆地的变

化，令人头晕目眩。出乎意料的是，歌利
亚雪橇集团宣布破产。由于没有人去购
买雪橇，在一段相当短的时间内，雪橇的
销量呈圆弧状从数百万下降到零，歌利
亚集团一败涂地。但最根本的原因是它
滞后的管理体制，不能紧随时代潮流作
出相应的改变及大量新兴公司的出现。

大卫牛车公司就是其中一家新兴的
企业，曾与伊迈姆合作研发一种全新的
双轮手推车。现在，每个人都在买牛车、
手推车并很快将会购买四轮货车，又有
谁还会购买雪橇呢？一位前歌利亚管理
人员，接纳了麦克斯和托比所倡导的四
轮货车的概念，进行了商业化运作，创办
了大力士货车公司。并非每一个雪橇制
造商都像歌利亚那样固执保守。很快，
即使是最保守的雪橇制造商也制造出了
一些带轮子的雪橇产品。

并且，他们的设计各有千秋。有的是
三个轮子，有的六个，有一家甚至用了十
二个轮子。而且，轮子的直径也各不相
同，有的比较大，有的非常小。不过，所有
的轮子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是木头做
成的。并且几乎都是由伊迈姆设计制作。

“这个混蛋！”麦克斯暴跳如雷，喊
了起来。他的妻子问道：“谁啊？”麦克
斯咆哮着说：“就是伊迈姆这个混蛋！
剽窃了我的创意！盗用了我的轮子！
看看这个……”他扔给米妮一本全新的
《远古时代》杂志。封面上伊迈姆的照
片，咧着嘴在笑。他被评为年度企业家！

宣布这一奖项的报道文章，滔滔不
绝地把伊迈姆描述成了一名发
明家。


